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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神 话 传 说和
童话 故 事 里 ，有 许
许多 多 的 “精”。诸
如“狐 狸 精”、“柳
树精”等 等 。

何为“精”？
乃“妖 怪”之 谓
也。故 “精 ”必
带“妖 ”气 。而

“ 妖”者，则 是
“ 异 于 常 态 而 害 人
的东 西”。既 害
人，当 然 不 是好 东
西。难 怪人们 一 提
起“精”来 ，就要
咬牙 切 齿 ，而 对 于
那些 除 “精”降

“ 妖”的 英雄 ，则 崇 敬不 已 。
其实 ，那 些被说 得 活 灵 活

现的 “精”，原 都 是人们 虚 构
出来的 ，自 然 界并 不 存 在 任何

“ 精”。

人类 社会 则 不 同 ，确 实 存
在着 各 种 各样 的 “精”，“马 屁
精”便 是 其一 。

“ 马 屁 精”就是指那些 为
了自 己 获 得 某 种 好 处 ，而 对 有
能力 给 予 自 己 的人一味拍 马 溜
须、阿谀 奉 承者 。

　马 屁 拍 得最厉 害 的 ，莫 过
于古 代 笑 话 中 所说 的 那 个 颂 屁
的秀 才 了 。这 秀 才 为 苟 延 活
命，便竭 力 讨 好 阎 王 爷。适逢
阎王 放一屁，他 即 拱 揖 进 辞
云：“伏维 大 王，高 耸 尊臀 ，
洪宣 宝 屁 ，依 稀 丝 竹 之音 ，仿
佛麝 兰 之 气。”阎 王被拍 得 美

滋滋 的 ，一 高 兴 ，除赐 以御宴 ，
还给 延寿 一年 。

这秀 才 实 在 算 得 上 是 “马 屁
精”典 型 ，连 臭 屁 也 要 赞 而 颂
之！但 他 毕 竟 拍 得 太 露 骨 ，太 肉
麻，太 令 人 作 呕 了 。而 当 今 的

“ 马 屁精”，手段 则 高 明 得 多 。
有几 个 “马 屁精”凑 在 一 块 ，拍
一个 局 长 的 马 屁 ，各 自 都 拿 出 全
身的 解 数，刮 肚 搜肠 地吹捧，天
花乱 坠 ，各 有 千 秋 。但 有 一 个 就
高出 一 筹 。他 斥 责 几 个 同 伙道 ：

“ 你 们 别 来 这一 套 ！我们 局 长 最
大的 优 点 ，就 是 不 喜 欢 别 人 阿 谀
奉承 ！”高 ，实 在 是 高 ！我 因 之 突
发奇 想 ：若 能 举行 一 次拍 马 屁 比
赛，人们 准 会 大 开 眼界 ，肯 定 不
乏佼 佼 者。

“ 马 屁精”历 来被 广 大 人 民
群众 深恶 痛 绝 ，斥 骂 围 剿 ，但 何 以
层出 不 穷 ？这 大 约 是 因 为 有 那 么
一些 喜欢 别 人拍 马 屁 的 人 在 。特
别是一 些 身 居 领 导 岗 位 的 人 ，总
喜欢 别 人歌功 頌德 ，于 是 乎 ，便
有“马 屁精”投其 所 好。被拍 者
乐得 忘 乎所 以 ，自 然要 报答 的 。
但又偏 偏 不 愿 自 己 出 水 ，于 是便
利用 手 中 权 力 ……“马 屁精”也
就轻 而 易 举地捞 到 了 自 已 所 冀 求
的好处 。

　要 降 除 “马 屁精”，除 了 对
之揭 露 鞭挞 以 外 ，就是要我们 大
家——特 别 是领 导 者 或 掌握 某 种
权力 的 人——改掉好戴 高 帽子 的
毛病 。这样，“马 屁精”无 “马 ”
可拍 ，或 拍而 无 效 ，不 就 失 去 生
存的 条 件 了 吗 ？

猫 （ 散 文 ）

泾阳　马 林帆

　猫的美是 阴柔 与 阳
刚皆备的。
　平 日 ，在 人 的 眼

中，它性格恬静温顺 ，
静若处子；但捕鼠时 却
迅猛暴烈 ，如金 刚 猛士。

猫儿捕 鼠 ，乃是天性 。一只
三两 月 的 猫仔 ，即可 捕食小 鼠 ，
其机敏勇 敢，绝不 亚于父辈 。

猫儿最忠于职守。如发现 鼠
情，则 守于 洞 口 或暗处 ，几乎整
日整 夜一动不动 。堪 称出 色的 潜
伏兵 。

儿时住过地 窑。恶作剧时 ，
便将猫从距 院子 四 、五丈高的 窑
顶上 向 下扔去 ，猫儿落地时竟安
然无恙。猫的 这种空 降本领 ，在动
物世界 中 ，恐怕 至少 应算一绝 。

猫儿 最讲卫生。每食 鼠 ，不
留血迹毛痕。大便时先 自 刨 窝 ，
结束后，自 己又刨土掩埋。如在
动物 中评选 卫生模范 ，我一定 投
它一票。

也有偷懒的 猫。它们懒于 花
费力气、工夫去捕食 、因而常 常
偷吃主人之饭食，或捕杀 善 良弱
小之鸡仔 、兔仔 等 。有时则 窜入
邻家偷窃 ，那 种 被 人 叫做 “野
猫”的便是。猫类 中 ，有无寄生
虫、侵略者 ？有的 吧。

咪猫 寻春 ，常 昼 夜 噪 动不
安，其声凄厉 恐怖。这 是 一 种奔
放、热烈的爱的呼 唤 。

我曾 亲 自 目睹过一只 猫面对
捕杀 它的人 ，是怎样进行 自 卫 、
拼搏 、挣扎的 。它一跳数尺高 ，
朝着手持凶器的 人勇 猛进攻：它
一下可以 从直立光滑的墙壁攀援
而上 ，疯狂 地撕扯窗纱 、蚊帐 ，

企图 夺路而逃 。足足一小时后 ，
它不 幸被击 中 了 ，在一阵凄厉 悲
壮的 鸣声 中 慢慢倒 了 下去。它死
得异 常壮烈 ！

　“老猫不 逼 鼠”。这 句俗 语
道出 了 生物界的规律 。不 是不愿

“逼”也 ，而是无力 “逼”也 。
所以 猫 亦需繁
衍后 代 ，亦存
在“新 陈 代
谢”、“接班 ”
的问题 。

在市 场
上，咪猫 （雌 ）
的价钱较 “郎
猫”（雄 ）要
贵。原 因很简
单，咪猫可以
繁殖生仔 ，而
郎猫则 不能 。
加之 ，咪猫 温
驯，郎猫野 。
雌雄之异 ，一
切动物 皆 然 。
但有的人却不
是这样。如今
生孩子 ，大多
喜欢男孩 ，一
旦生 了 女孩 ，
便老大的 不高
兴。其实 ，男 孩
也好 ，女孩也
好，作为人的

价值，应 改 说 是 完全平
等的。这原是普通不过的
道理 ，却往往被一些为父
母的所忽略。当 然，这里
还有一个人的 性别平衡的
问题。这就要 寄厚望于科

学家给予解 答了 。
连日 室 内 鼠仔肆虐 ，于友人

处借得一只 小 猫 于 夜晚放入室
内，竟得一 宿好眠 。黎明 似闻啃
啮声 ，遂起床寻看 ，果然有 鼠仔
被歼 。不禁 所 想 颇 多 ，是 为
记。

蓬莱 仙 境　（国画 ） 张朝翔

语丝

轰轰烈烈的事业 ，

起点不是在 空 中 ，而 是
在地 上 。

只有缩短距 离 ，才 能
全面 认识 世界 。

（ 秦 黛　辑 ）

救救 “同 志 ” （ 杂 谈 ）

溪柳

我国古代向有将和尚 称
为师 傅 的习 惯 ，最近我 突然
有一种生活 在少林 寺的感觉

“ 师傅 ，这凳子有 人坐
吗？”在饭店吃饭，一位妙
龄少 女这样问 我 。

“ 帅 傅，你 这条鱼在哪
儿买 的？”集市归来 ，有位
白发银须 的老翁 向我发问 。

“ 师傅 ，有 富 裕 票
吗？”电影院 前 ，一个十二 、
三的顽童朝我钓票 。

“ 师傅……”
好呀 ，仅短短的半天时

间，便有几 位 年 龄 不同 、
身份各异 的 “弟子”拜 在了

我这个二十来岁
的小伙子 门下 。
然而 ，我却实在
高兴不起来 ，只

是有一种说不 出 的惆怅和空
寂。“同志 ”呢？那亲切 、
天方 、庄重、严 肃 的 “同
志”哪儿去了？

不知始于何时 ，也不知
起于何因 ，在我们社交生活
中，一个不伦不类的 “师傅 ”
正在莫名 其 妙 地 走 红起来
了，且大有喊 出 中 国 ，走 向 世
界之势。喏 ，那个卖烤羊肉 串
的小伙子 ，正在向一群金发
碧眼的外 国游客兜揽生意哩
——“哈罗 ，师傅们 ，吃一
串烤羊肉！”

滑稽 ，滑天下之大稽 ！
难道我们都生活在少林寺不
成？
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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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桥 隧道 人生路 （ 随 笔 ）

贾学 锋
儿时 上 学 ，天天要过—木桥。头几

次总是一步一扭，怕 掉进河里。每 当 这
时，走在前面的哥哥姐姐们 总说：“莫
怕，当 走 平地一样。”便大着胆 子走过
去了 。后 来每走 到木 桥边 ，就想起了 哥哥
姐姐 的话，一趟子跑过去，并对比 自 己
小的同 学 说：“莫怕 ，当 走平 地一样。”

人长大了 ，
学校远了 ，到 学

校要过一火 车隧 道，这 隧道长 而
弯，走到 中 间 ，就 象进了 墨汁池
里，一团 漆黑 ，弄得欲前不行 ，

欲退 不 能，急得四处乱摸，忙喊哥哥姐
姐拉我 。而他们还是说：“你莫怕 ，就
当在外 面 往 前 走，不 会 出事的。”这
样终于走 出 了 弯隧道，看 到 了 洞 口 的
光明 。

人生之路也有很多地方跟过木桥 、
隧道相 似 。朋 友，当 你欲前不行，欲退
不能 时 ，不妨 多 回味哥哥姐姐 的话 ，泰
然自 若 地 走 过 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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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人到 中 年 》的作
者谌容同 志 访美 ，在某
大学讲演时 ，有人提出
一个怪 问 题：“听说您
至今还不 是 中 共党员 ，
请问您对中 国共产 党的
私人感情如 何？”湛容敏

捷而 干 脆 地 回 答
道：“你的情报很
准确，我 确实不是

中国共产 党党 员 。但是
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
员，而我同他共同生活
了几十年尚 未离婚的迹
象，可见 ，我同 中 国共产
党的感情是多 么深。”
（ 张灭麟　王 碧 　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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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时候 ，有
位落第秀才 ，整
天旧衫一件 ，稀
粥两餐 ，生活十
分清苦 。

一日 路过酒楼，老板笑
嘻嘻对他说：“秀才 ，我 出
一谜让你猜 ，若猜中 ，请你饮
酒，分文不收！”说罢吟道：

“户 部一侍郎 ，貌似关云长 ：
上任石榴红 ，辞官金菊香”。

“ 不难 ，不难！”穷秀
才拱手应道：“请听晚生赋
诗两 句 ：　‘有 风 不 动 无风
动，不动无风动有风’”。

老板一听连声称妙 ，就
拉他进店喝酒 。

你能猜 出这
个谜底么？

（ 谜底在本报
找）

（ 钟 爱 群　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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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晓 舟 与 《唱 支 山 歌给 党 听 》
“唱 支 山 歌 给党

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 ，
母亲只生下我 的身 ，党
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这
首脍炙人 口 的歌 曲 ，曾
一度误传为雷 锋所作 ，
其实词 的作者是蕉萍 ，
真名 叫姚 晓舟。当 时姚
晓舟在铜川 矿务局焦 坪
煤矿工作 ，现任 《铜川
矿工报 》副刊 编辑。

在火热的生产建 设
中，矿工对党挚诚热烈
的情和党对矿工无微不
至的爱，触动 了姚晓舟
的心弦。一个大雪纷飞

的夜晚，他一气写成 了
这首诗 ，并发表在原《陕
西工 人 文 艺》的 “诗传
单”上 ，以后 接着 由 《春
风出 版社 》又把这首诗

汇编入《新 民 歌三百 首》
一书 中 。共产主义 战士
雷锋同 志看到 后 非常喜
欢，抄记于 自 己的 日 记
中。雷 锋同志 的 日 记在
全国发表后 ，上海音乐
家朱践耳为其谱曲 。于
是，这支歌从此唱遍长
城内外 ，大江南北，由
六十 年代 唱 到 八十年
代。（李 福 斌 ）

关牧 村 的 “幽 默 ”
刘旭

据《贵
阳晚报 》撰
文说，关牧
村随 天 津 歌舞团参加英国、”爱
尔兰及塞浦路斯三国民 间艺术演
出时，英国 东道主开玩笑地说要
用他们 的市长交换关牧村。小关
怎样 回 答呢？她说：“实在对不
起，我只能把歌声留 给你们。因
为临来前 ，我把心 留在祖国 了。”
演出 间 隙 参 观 市 场，她从来不
买东西。陪同 的外国朋友大惑不
解，关牧村的解 释 更 使 他们 叹
服：“我们中 国有个风俗，姑娘

从不背着妈
妈买东西。”

嘿绝
了！其实，关牧村的 “幽默”，
并不 仅 是 博 人一笑，它 倒是
爱国 深情的真实流露 。试想 ，
让迷信 “外 国月 亮比 中 国 圆 ”
者“把心留在祖国”，能办到
吗？而某些热衷于小家庭现代
化的出 国 迷们，岂止是 “不背
着妈妈买东西”，他们给 “妈
妈”带 回 来 的，竟是废铁、
上千 箱 垃 圾 以及成 吨的旧衣
服……


